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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两种无限性及其哲学启示

———基于 《逻辑学》解读 《资本论》的一条路径

陈　飞

摘　要：黑格尔的真无限与恶无限思想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资本具有真无限

和恶无限两个基本特征。从真无限的角度看，资本是自我联系、自我相关的闭合结构，资本的所有存在形式

都能够在循环运动中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甚至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要素都吸纳到自己运动轨道之中的趋

势。资本在不断地回归自身的循环中，不断地使自身增殖，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又具有恶无限的性

质。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塑造了物化的社会结构、世界市场和思

维方式，对于批判性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构型具有重要的哲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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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黑格尔的 《逻辑学》解读 《资本论》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从马克思
的文本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而且从列宁和卢卡奇到当代的阿瑟、詹姆逊、内田弘等无不在某
一理论界面展示了这种方法论的生命力以及理论效应。在这一方法论视域中，黑格尔的两种无限思
想是理解马克思资本的内涵与特质的一条重要路径。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黑格尔的两种无限性思想
运用到对资本的批判性诊断上，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真的无限的特征，另一
方面又具有恶的无限特征。但并不能把马克思简单等同于黑格尔主义者，在对无限性方法的使用
上，马克思呈现出与黑格尔的明显不同。他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两种无限的辩证法的运动形式，创
造性地建构了资本运动的体系，资本运动以真无限的方式实现了自身恶无限的增长。马克思关于资
本无限性的阐释又充实和丰富了对黑格尔无限性思想的经验内容的理解。资本的真无限和恶无限在
展开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呈现出结构化、体系化的特征。相比于传统社会，这是社会结构的
整体转型。从资本的两种无限性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对资本结构的批判性分析具有重要的哲学意
义，为理解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资本社会的结构和拜物教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黑格尔的两种无限性

有限、无限及其相互关系是黑格尔逻辑学乃至其整个哲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把
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特质和整体精神提供了一个极富洞见的阐释视角。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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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有机整体，为其重构西方哲学传统中已有的重要范畴，并把这一传统
的重要思想流派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黑格尔在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
中从哲学和数学上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无限性：真无限和恶无限。他在数学上对无限性的大量阐
释是为了证明哲学上的真无限和恶无限及其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真无限和恶无限并不是相互割裂的
两种无限形式，恶无限是真无限的一个有待扬弃的环节。恶无限尽管是有缺陷的，但并不是可有可
无的。两种无限性是相互依赖的，彼此预设了对方的存在，二者并不是知性的分割关系，而是典型
的辩证关系。真无限尽管是恶无限的真理，但并没有取消恶无限。恶无限始终以自身的方式存在和
运行，但它无法解决与有限二元分离的理论困难，因而需要求助于真无限。

黑格尔是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定义恶无限的，他指出：“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
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递推，以至无限。”［１］（Ｐ２０６）恶无限只是对有限事物的
否定，它只是表明有限事物应该一直被扬弃，不可能有一个到此为止的终点。无限是对有限的单纯
外在否定，两者是彼此分离的，仅仅是前后相随的关系。在这一无限进展的序列中，人们先设定一
个限度，然后又超出这个限度，不断地把这一序列无限延伸下去，这实际上只是同一事情的重复推
演。在循环往复的同一交替中，在超越界限趋向无限的进展中，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界限，在界限中
唤起了无限，在无限中又唤起了界限，无限进展的发条一旦开动，根本无法停止。恶无限实际上是
有限化的无限，不管把无限的序列想象得有多么遥远，它所达到的限度始终是一种有限。恶无限只
是与有限平列的无限，本身只是有限的一种，是不真实的和理想的有限。这就把无限看作有限的彼
岸，有限与无限中间隔了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有限始终不可企及无限。“这个无限物有一个
彼岸的固定规定，那个彼岸是不能达到的，因为那个彼岸是不应该达到的，因为那个彼岸脱离不了
彼岸的规定性，脱离不了有的否定。”［２］（Ｐ１４１）恶无限只是无定限的外延无限或纯粹无限制的无限，在
连续的无限序列中并没有合成一体，因而是非闭合的，根本不具有内在统一性。

在对恶无限的应用性表现进行阐释的过程中，黑格尔把康德的道德 “应当”看作恶无限的一个
实例。这种道德 “应当”坚持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二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人们的道德实践
虽然可以无限地接近这种 “应当”，但由于受困于有限与无限的分离，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永远无
法企及。数学上量的无限增加，因果序列的无限延伸，时空序列的无限进展都是恶无限的例子。在
数学上量的无限之中，人们可以追求无限大或无限小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有终点，量的进展只是一
种无意义的重复。因果序列的无限性同样如此，某物在这一无限进展中被规定为原因，它作为一个
有限物本身又是有原因的，这个新的原因又以他物为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限。其中每一个环节都
同样交替出现，至于从哪一环节开始，则是无关紧要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被否定的命运。时间
之上加上时间，空间之上加上空间的恶无限 “真正令人恐怖之处只在于永远不断地规定界限，又永
远不断地超出界限，而并未进展一步的厌倦性”［１］（Ｐ２２９）。它们在某一时刻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有限是指序列进展中的任一环节都是具体的和特定的；无限是指在趋势上不断地超出特定的有限，
不断地从一个有限延伸到另一个有限。因此，黑格尔形象地把恶无限比作一条直线。

黑格尔把有限物不断地返回到自身的无限称作真无限，“其形象是一个圆，它是一条达到了自
身的线，是封闭的，完全现在的，没有起点和终点”［２］（Ｐ１４９）。对于真无限来说，每一个有限存在都
是非充分的和易逝的，必然被另一有限取代，但整个序列并不是无边无际的，而是自身构成了一个
具有无限生命的圆圈。真无限并不处于有限的彼岸，它是有限和无限的联合，存在于有限之中。如
果我们想获得关于真无限的思想，就必须放弃那种直线式的无限进展序列的直观想象。真无限是自
身关系的无限性，它不断地从别物中返回到自身，把别物或者说那些表面上的障碍看作自身发展的
一个内在环节，而不像恶无限那样把别物看作需要超越的偶然碰到的外部障碍。在真无限中，一切
环节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每一环节都处在和其他一切环节的特定关系中，或者说真无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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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环节的自我关联。真无限的要素和环节都是有限的，但作为全体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从真
无限的角度看，绝对精神并不是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作为世界的实体把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绝
对精神并不是在有限世界之外推动自然或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是把一切有限存在当作自身展开过程
中的不同环节。黑格尔 《逻辑学》的自我关联的诸范畴成为真无限的证明，或者说真无限是范畴自
身运动的真理。真无限意味着黑格尔自觉到西方传统哲学对无限理性的渴望与追求，真无限的精神
原则实际上是无限理性展开自身的原则，就是理性自己产生、展开、限制自己的原则。

真无限是一个整体，作为不断变化的有限物的整个系统，系统的各个环节是内在地相互关联
的，每一部分只有在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和定位。对于无限整体与其环
节的关系，黑格尔指出：“每一环节都事实上自己显示出在本身中有它的对立面，并且在对立面中
与自己融合在一起；所以肯定的真理是这种自己运动的统一，是两种思想的总括，是它们的无限
性，———是自身关系，但不是直接的，而是无限的自身关系。”［２］（Ｐ１５３）真无限作为一个由相互对立的
各个环节构成的整体系统是无限进展的动态结构，它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过程。真无限虽然呈
现为闭合形式，但不是单调的重复和简单的往复循环，而是一个内容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在康德
式道德的恶无限中，无论前进到多么遥远，都还是离道德目标有无限的距离，而黑格尔对真无限的
勾画强调的主要是对有限和部分的吸纳，强调的是某物向他物转变仅仅是自身的一种进展，确切地
说，是在返回自身。然而，真无限作为一个有限物的整体和动态结构，在有限物自己构成自己的过
程中，使自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从而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

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真无限和恶无限的辩证法，马克思创造性地建构了资本运动的体系，这一运
动体系展现出真无限和恶无限的相互关联的双重特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与黑格尔 《逻辑学》
中精神不断展开自身的真无限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且还具有价值不断增殖的恶无限的特征。
从黑格尔真无限和恶无限的角度理解资本抓住了其核心特征，为把握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论线索。一方面，资本在自我再生产的运动过程中，不仅发展
为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把社会现实的不同方面都纳入到自身运动的轨道之中，构成了一个自我封
闭的整体，这符合黑格尔真无限的形式。资本构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在其中任何环节都不是
毫不相关的，而是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的自我再生产体系。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欲望、剩余价值
的不断积累、无止境的交换和消费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又符合恶无限的形式。
“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３］（Ｐ２０８）需要和享受都是无限前进
的东西，根本没有完成的时候，因为每一次满足又重新引起新的欲望。黑格尔的恶无限思想表征了
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之后时代精神的变化：普遍理性、伦理总体性、生活世界统一性的瓦解和消
失之后，对利润、需要和享受的无限追求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可见，从深层的社会根源来看，黑格
尔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法以哲学的方式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存在状况。

二、资本的真无限性

黑格尔认为，真无限的本质在于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并发展出自身的各种不同形式。这些精神
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由精神自身再生产出来的，因而是自我相关和自为存在的，从
而具有自主性的特征。资本在自身循环的过程中把商品、货币、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经济形式
都看作自身的环节或要素，它们都是资本在某个阶段或领域的表现形式。资本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它
的表现形式，而是统一性的存在，它表现为一个自我相关的整体，在不断循环中得以持存。资本在
循环过程中不断地将自己变为另一个存在，并在另一个存在中识别自身，因而是自我相关的，具有
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无限的特征。“在超越自身的过程的每一阶段上，资本的既定形式只是返回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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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种形式，并且既然整体运动形成一个循环，那么，在穿过每个阶段时，它都始终保持着自
身，因此资本在其运动中达到真无限。”［４］（Ｐ１５８）如黑格尔的真无限一样，资本循环也可看作一个圆
形，没有起点和终点，不断地返回自身。资本的循环和流通一直保持在自己建构的运动轨道之中，
其分离只是内部要素的暂时更替，其关系只是自身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因而，资本是封闭
的，它的一系列运动形式都是其自身展开自己、丰富自己的形式。

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绝对精神的现实化，在 《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真无限的绝对精神
是生命的灵魂和世界的本质，是自身运动的绝对非静止性。它的运动行程不是一切差别、分裂等外
部障碍所能阻断的，毋宁说，它本身不断区分为各种差别并将这些差别纳入到自己运行的轨道之
中。资本在自身的循环运动中不断地产生其潜在可能性并实现于自身之中，因而资本的内容越来越
丰富。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明确地把资本的特征刻画为自我运动和自我关联的实体，这样的实体
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因而是一个自动的主体。“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
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其生
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
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５］（Ｐ１７９－１８０）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的核心
特征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关联起来，资本具有黑格尔赋予精神的某种属性，资本既是实体又是主
体。资本逻辑就是一个自我规定和自我联系的整体，资本的所有存在形式都能够在循环运动中内在
地关联在一起，甚至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要素吸纳到自身之中的趋势。

资本的真无限特性在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资本循
环的本质进行了如下概括：“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
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６］（Ｐ１１６）资本循环过程依次经过三个环节，分别采取三
种不同的资本形式。资本持续经历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资本循环链条的第
一个环节是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里货币表现为预付资本的形式，然而并不是所有货币
都是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货币能否转化为货币资本取决于它与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当货
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后，货币资本暂时退出了资本循环。资本循环开始进入第二个环节即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一定组织方式进行生产性消费，生产资本是创造新的产品和价值的资本形式，
是会生出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根本特征就体现在这一环节，它的不断增大
成为保存自身的一个条件。资本循环的第二个环节的结果是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由此资本循
环进入第三个环节即商品的售卖环节，资本采取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在整个资本循环过程中具
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把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转换器。商品资本不仅表现为前两个循
环的结果，而且表现为它们的前提，因为只有商品资本在流通中充分实现出来才能购买新的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从而使循环持续下去。马克思把资本循环看作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
环的统一，每一个单独的循环都是一个总体，它的顺利进行都以其他形式的循环为前提。资本表现为
一个自我运动的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为前提、互相联系的转化，形成了资本循环总过程的一系列阶
段。在循环过程中，资本不断地自我变换和自我中介，不断地再生产自身，因而具有真无限的特征。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内在关系的论述也体现
了资本的真无限特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类经济现象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是彼此互
为中介的。马克思指出，由资本支配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
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７］（Ｐ４０－４１）。马克思
在分别考察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或流通之间的关系之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生
产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二是生产作为这个总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支配着其他环节。消费的
方式和过程、分配的关系和结构、流通的范围和速度等，都是规定生产的重要因素。生产在逻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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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性既没有取消其他经济环节的重要性，也没有取消它们对生产的影响。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
对象、消费方法、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劳动产品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又再生产出生产的前
提。在资本的支配下，上述四个经济环节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自我中介和自我关联的闭合总
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是用逻辑术语建构了这四个范畴的抽象联
系，他们把生产看作一般，把分配和交换看作特殊，把消费看作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在马
克思看来，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联系，实际上是对这四个环节的拆分和割裂。而事实上，资本呈现为
一个自我中介的无限体系的运动形式，其中所有环节都是资本自我再生产的条件。

黑格尔的真无限意味着思想内涵在逻辑层次上不断跃迁，最终在绝对精神那里达到完满，是一
个具有目的论特征的不断上升的圆环。黑格尔把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哲学的起点，感受到思想回到
纯粹精神家园的亲切感，把纯粹思想作为运动的主体和实体，让纯粹思想自己运动起来。其真无限
思想虽然对马克思把握资本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效路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种影响的限度。在资
本不断自我运动的循环体系中，一是资本循环虽然经过一系列自我相关的环节，但是并不具备纯粹
思想运动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会出现危机和中断。而在黑格尔真无限的辩证法中，思想不断地由抽
象的同一性跃迁到具体的同一性，其逻辑学描述了纯粹思想自身的运动所经过的一系列必然环节。
但是，在作为总体的循环过程中，资本的某个环节很可能凝固下来而无法发生形态的变化，中断由
此发生。“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Ｇ—Ｗ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
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
在最后阶段 Ｗ′—Ｇ′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６］（Ｐ６３）与黑格尔纯
粹思想自身运动的逻辑必然性不同，资本的运动存在着多种中断的可能性。二是资本虽然不断地自
我中介和自我关联，进而衍生出各种存在形式，这些资本存在形式在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同的位置，
承担不同的功能，然而这只是资本在水平方向上的展开，并没有在逻辑环节上不断地上升。资本循
环的真无限的结果是资本的无限增殖，而黑格尔纯粹思想运动的真无限的结果是绝对精神。

三、资本的恶无限性

资本的真无限意味着资本在循环运动中构成了一个自我相关的总体，这一总体开始于商品形
式，经过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形式，最终把一切经济要素都吸纳进商品形式之中，从而形成一个闭
合。资本是一个自我规范的主体，它有自身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通过价值运动把劳动、工资、价
格、利息、利润、地租等一切表面上孤立的经济规定，统一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总体。资本真无
限的辩证法展示了资本自我循环的结构，这一结构甚至在没有外部干预和指导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不
断地增殖自身，而且这种增殖是没有限度的。“资本在其循环中是自我指涉的，且将自身关联于自
身，即真正的无限。但与此同时它的发展螺旋有助于纯粹的量的增长。它只能作为更多的自身获得
发展。”［４］（Ｐ１７０）在资本的自我循环中，真无限与恶无限混合在一起了。资本通过不断地在循环中回归
自身的真无限的方式实现量的无限积累即一种典型形态的恶无限，恶无限成为资本真无限的宗旨和
目标，真无限不过是一种手段。这与黑格尔的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显著差异。对于黑
格尔而言，思想的真无限意味着它是自我持存和自我规定的实体，从最初的抽象存在出发，经过一
系列的扬弃环节，迫使它超出自身以吸纳其他范畴，大圆圈不断地涵盖小圆圈，最终在绝对精神那
里达到完满。恶无限与真无限属于两个不同的思维层次，恶无限会在外延上不断地延伸下去，没有
一个到此为止的终点，是否定的无限或知性的无限，恶无限是需要被扬弃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的恶无限在 《资本论》的视域中被重构为一种无限自我扩张的资本动力学，资本具有不
断打破自身量的界限以扩展至无限的驱动力。“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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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
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７］（Ｐ２９７）资本在循环运动中会为价值确立界限，然而这种界
限是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趋势相矛盾的。Ｇ—Ｗ—Ｇ′表现了资本积累的贪婪，资本从货
币出发，最后又返回到货币，资本运动的终点和起点在质上是等同的，都是一定的货币额，因而是
毫无内容的运动。这一过程的根本特征在于，尽管Ｇ和Ｇ′作为两极虽然在质上相同，但在货币量
上是不同的，量的不同是货币按其本性来说的唯一差别。从资本的本性来看，作为无限权力的化
身，具有追逐货币量的无止境增长的力量；从具体的资本来看，资本在任何时候只能拥有一定量的
有限货币。这种有限和无限、定量和不定量的矛盾关系是黑格尔恶无限的一个实例。剩余价值与原
始资本在不断延伸的增殖链条中合并为简单重复运动的同一前提，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
币。从这个观点看，资本运动必然呈现为一个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的无限化的积累过程。

从生产环节看，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这种财富的抽象普遍
形式，价值是一个纯粹数量的目标，不同商品的价值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生产以量为导
向，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指向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为生产而生产意味着生产不再
是一个达到实质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其达到的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无限
扩张链条中的一环。资本主义生产成了手段的手段。”［８］（Ｐ１８１）这一目的－手段的生产逻辑作为外在的必
然性脱离了人类的控制，人们无法为价值本身作出决定，而只能决定哪种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带来
剩余价值。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
劳动形式发生了转化，价值增殖的方式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了相对剩余价值。科学的应用、新技术
的发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程度等成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为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提高
剩余劳动时间提供持续的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与剩余价值的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带来了资本生产
的无限扩张。因而，资本具有推动技术上和组织形式上不断革命的动力。在扩张逻辑的支配下，资
本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不断地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纳进来，从 《共产党宣言》起，马克思已经
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整个地球成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场所。

以货币为中介的流通同样呈现出恶无限的特征。货币的使命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停留在流通中，
充当无限循环流通的永动机。马克思指出：“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过程。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
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７］（Ｐ１４８）在货币流通中，买和卖的行为密切相关，是一个持续的流动过
程。货币流通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Ｇ—Ｗ—Ｗ—Ｇ′，货币以商品为中介同自身发生关系，为了
获得额外的货币而买进卖出；二是 Ｗ—Ｇ—Ｇ—Ｗ′，这种货币流通的程序表现为，出售劳动产品获
得货币 （Ｗ—Ｇ），然后用获得的货币购买他人的劳动产品 （Ｇ—Ｗ′），以进行个人消费和生产消
费。第一个流通形式以货币为起点，又以货币结束，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商品的买进卖出用较小的货
币额获取较大的货币额，这两种货币只有量的区别 （Ｇ＜Ｇ′），没有质的区别。在第二个流通形式
里，起点是生产，终点是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因而再次产生了生产的出发点，进而不断地循环下
去。当货币被用来以商品为中介实现自身增殖的时候，货币额就会不断增大，因而会有更多的货币
投入到这一持续增殖的买进卖出的流通链条之中。

资本以恶无限的方式进行积累必将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它想方设法使一切人陷入无限消费的
幻想之中。“资本家不顾一切 ‘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
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７］（Ｐ２５１）资本无限地积累货币的欲望，驱使人们超出自然形
成的需要的界限，使需要呈现出无限扩大化的趋势。当作为价值的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商品价
值就退出了流通过程，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了可变资本的回流，使其可以永久地留在流通之
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明显受限于物质属性，然而在资本创造的新的欲望和享受的推动下，也不
可避免地陷入疯狂消费的节奏之中。因竞争压力和利润增长的需要，资本流通需要加速，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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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消费也需要加快。在当代，资本通过一系列途径改变了消费的性质、类型，操控着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
划报废 （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 （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
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９］（Ｐ２６１－２６２）相比马克思时代的消费对象而言，今天的消费范围
异常广阔，电影、游戏、信息、知识、旅游等皆可实时消费，消费速度快，占用了人们大量的闲暇
时间，所有这些消费形式都受制于恶无限的资本增长逻辑。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无止境增长的逻辑，这在感性上展现为一种无限度的占有和扩张欲望。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也是有欲望的，但这种欲望受到宗教、伦理、使用价值的物理界限等因素的限
制，因而是有限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欲望被无限地激发起来。资本和欲望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持续地拓展人的欲望空间；另一方面，欲望的拓展又持续地促进资本的增
长。在资本增长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家和工人都被无限化的欲望控制。在欲望的促逼之下，每个人
都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功利主义逻辑，按照计算理性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把感性欲望的享受和满足，美化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把奢侈的生活方式和炫耀性消费看作名望和
地位的象征。在相对贫困、收入差距和消费不平等的强制逻辑的驱使下，人们永远保持一种不满足
的心理状态，对货币最大化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因而陷入恶无限之中。

四、资本无限性的哲学启示

笔者依据黑格尔的真无限和恶无限所提供的线索对资本的两种无限性进行了详细地探讨，资本
具有真无限和恶无限两个基本特征。从真无限的角度看，资本是自我联系、自我相关的闭合结构，
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看作资本自身再生产的内在关联的环节，其中所有的规定性都是资本的
内在规定性而不是外在的限制，这赋予资本一个自我中介、自我调整、自我生产的真无限体系的形
式［１０］。然而，资本在不断地回归自身的循环中，不断地使自身增殖，回归的结果是包含了增量的
更多的货币，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又具有恶无限的性质。资本增长的恶无限趋势逼迫着资
本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变换着自身存在的形式，甚至把一切东西都吸纳进自身的运
转逻辑之中；而资本循环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又促进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准确地理解资本的两种
无限性及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的特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资本的
真无限与恶无限建构起来的动力结构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塑造了物化的社会结
构、世界市场和思维方式，对于批判性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构型具有重要的哲学启示。

资本自我循环的真无限以及对剩余价值追逐的恶无限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资本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瓦解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同一的小生产方式，使一切劳动产品作
为商品而存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财富的基本标志。反映量的关系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最
为关心的要素，而反映质的关系的使用价值却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在资本无限地
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尽管呈现为不同的物质形态，但都只是作为剩余价值量的无
限增加的因素而存在，因而资本呈现为一个不断自我扩张的形式化和数量化的结构。每一个人都受
制于这一结构，不得不抽离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把交换价值的量作为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形式
化和量化的资本结构能够不断地再结构化，呈现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式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资本形成一个总体循环，其内部涵盖了不同层级的小循环。当然，这个结构化的循环过程存在
着一系列的矛盾和悖论，甚至会出现中断、危机、崩溃，但从宏观和总体视角看，都可看作是资本
循环的内在环节。《资本论》对资本循环和资本再生产的数量化和形式化结构的讨论，展示出一个
不断扩张的自组织世界，揭示了现代世界特有的存在方式。随着商品关系和市场思维逐渐向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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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各个层面的渗透，这种量化和形式化原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原则。
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是 “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１１］（Ｐ１４５），

其基本宗旨是把资本看作自我关系、自我中介和自我生成的价值存在。作为主体，资本具有追求无
限化和普遍化的冲动，表现为总体化的扩张进程。资本并不在特定的地域和人口范围内进行流动，
它克服了阻碍资本流动的民族偏见和民族界限，把一切民族都拽到自己的轨道上来。马克思把这一
过程看作是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看作资本对人类文明的积极
作用。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文明的一侧。资本具有普遍化的能力，具有
创造世界市场的本性和动力。它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生产和消费的空间，一方面摧毁一切地方限
制，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不断地通过其内在与外在边界的重构来扩展其空间；另一方面又用
时间消灭空间，通过现代科技、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进步减少了流通阻力，缩短了流通时间，
使其在空间中的运行能够畅通无阻。资本的理想是在一个无阻碍和限制的世界空间内自由地运动，
以使资本无限地增殖。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
使生产、消费、贸易、金融、信息都变得国际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组合，因而具
有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文化、精神、科学技术等都被资本逻辑绑
架，资本编织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彻底物化的世界。

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看法，资本在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进行全球化的过程中，生成着一种新的
世界统治力量，即资本帝国。“帝国秩序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的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而且
在于帝国向更深层发展，获得重生，把自己贯穿世界社会的生命政治空间的能力。”［１２］（Ｐ４１）资本帝国
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力量，它没有权力中心，无固定的疆界，呈现为一个不断开放的网络化存
在。资本帝国的权力是非连续的、非实体的，但这并未削弱它的力量，相反，这些区别于民族国家
和帝国主义的特质使其权力得到加强。资本帝国统治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生活，控制着
人的整个生命，因而呈现出典型的生命权力范式。以非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价值增殖方式不断地重构
和扩张资本帝国版图，其生命权力不断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资本帝国建构了生产和市场
的全球化之网，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权力范式，它四处延展，包容世界，呈现为具有能动性、流动
性、柔韧性和开放性的系统化结构。这种结构试图在水平方向上把一切经济要素和权力关系都吸纳
进自己建构的世界秩序之中，因而呈现出真无限的特征。资本无论是在宏观领域建构系统化的总体
结构，还是通过非物质劳动在微观领域建构生命权力，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
值，因而仍然呈现出恶无限的特征，只不过生产和剥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及其辩证关系还塑造了合乎资本内在要求的拜物教思维。资本追求剩余
价值的无限特性不仅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物化逻辑体系，而且在观念上塑造了以商品、
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拜物教，把物作为不受个人控制的绝对存在。结果，原本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产
物却呈现为赋有生命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以这种社会存在为基础，必然
形成拜物教意识或思维。拜物教思维是人们在资本建构的世界秩序中不由自主地形成的客观思维方
式，对资本家和工人都具有客观的约束效力。拜物教的 “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
思维形式”［５］（Ｐ９３）。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物化现实，而且揭示了人们
在日常意识上是如何接受和认同这一物化现实的，和一个宗教徒在观念上对待神的方式一样。在拜
物教思维的支配下，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取代纯粹理性、普遍理性成为人的自我认知的基本规定。
感性欲望的满足、利润的最大化成为人的首要关切，德性的价值、诗意的生活、崇高的情感等，这
些神圣形象随之消退。然而，根据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可推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必然走向自
身的反面而成为非理性，它无法创建一个精神家园以安置人的碎片化的灵魂，必然带来人的自我同
一性的解体。《资本论》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在对资本的病理学诊断上。透过这一诊断，我们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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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揭示物化的社会现实，而且能够揭示隐藏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的关系结构和思维方式。
资本的两种无限性编织了一个严密的物化逻辑体系，它的运行几乎像自然规律一样遵循因果必

然性。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无不受这一资本逻辑体系的制约，把无限地追求财产和财富看作自己的存
在方式，而实际上这种存在方式离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如何超越资本逻辑
体系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呢？在马克思那里，解决的根本路径是建构一种新的制度，即 “自由的联
合”。“自由的联合”制度遵循的是不同于资本逻辑的人的逻辑，实现了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跃
迁。“自由的联合”制度意味着财产权方式的根本变迁，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
资料，进而确立一种公共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
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获得社会产品的方式不再是商品交换，而是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并从社会总
产品中获得一份额。可见，“自由的联合”制度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劳动方式、社会分
工、分配制度和思维方式等发生了完全变革，最终实现人是社会的根本这一基本哲学命题。

参考文献

［１］［德］黑格尔．小逻辑［Ｍ］．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２］［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Ｍ］．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３］［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Ｍ］．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
［４］［英］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Ｍ］．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５］［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Ｐｏｓｔｏｎｅ，Ｍ．Ｔｉｍｅ，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９］［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１７个矛盾［Ｍ］．许瑞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６．
［１０］［英］Ｇ．Ｋ．勃朗宁，孙大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无限：从无限概念到资本概念［Ｊ］．世界哲学，２００５（６）．
［１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Ｈａｒｄｔ，Ｍ．，Ａ．Ｎｅｇｒｉ．Ｅｍｐｉｒ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 Ａ　Ｗａ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ＣＨＥＮ　Ｆ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ｕ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ｒｕ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ａｌ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Ｉｔ　ｉｓ　ａｎ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ｅｌｆ，ｓｏ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ｖｉ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
ｖｉ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ｕ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ｅｖｉ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 （责任编辑　孙　洁）

—９—

陈　飞：资本的两种无限性及其哲学启示———基于 《逻辑学》解读 《资本论》的一条路径


